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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喜剧叫《王老虎抢亲》，那是个

编编唱唱的故事而已。而我们夏林村

上却真有人抢亲，而且还不止一个。

在此我来讲一个朱田元抢亲的故事，

这是发生在 1946 年年底的事情。

夏林村西边有座石头山，山南边

有个溶洞叫仙人洞，因而村上人把这

座山也叫仙人洞。仙人洞东边有个采

石宕口叫蒲灰宕，村上张家的张来方、

张锁生兄弟俩，还有朱家的朱汉元、朱

田元等朱家人，都在这个山宕里开采

石头。张锁生是个细心人，他发现这

两天朱家宕口里的朱田元有点异常，

打石头没平时有劲，老在发呆、叹大

气；话也没平时多，总是愁眉苦脸的，

好像有什么心事了。于是，他就来到

朱田元身边问道，老弟，这两天身子不

舒服？朱田元苦笑一下说，没有。家

里有什么事啦？也没有。那你为什么

这样愁眉苦脸的？张锁生盯着朱田元

的脸，笑呵呵地说，我看得出来，你是

有心事的，你瞒不过我的眼睛。朱田

元抬头看了张锁生一眼，又低下头，无

可奈何地说，埭头来退亲了。张锁生

一听就明白了，朱田元讲的埭头，其实

是讲埭头史家村上的姑娘史阿芳。朱

田元与史阿芳，是朱田元的父亲朱和

生与史阿芳的父亲史三宝，在多年前

定下的娃娃亲，这门亲事村上人都知

道。再说张锁生家同朱田元家是隔壁

邻居，朱家无论大事小事，张家都知

道。去年八月半（中秋节）阿芳到田元

家来“斩节”时，看到水缸里水不多了，

马上到村东头井塘边去挑水呢。阿芳

是个漂亮的姑娘，虽不识字（她爹认为

女 孩 子 迟 早 要 嫁 出 去 ，所 以 不 必 读

书），但很懂道理。她个子高挑，身材

匀称，尤其是两条垂在腰间的乌油发

亮的长辫子，走起路来左右甩动着，小

伙子们都爱看，看得心神不定的。张

锁生夫妇看着阿芳挑着一担水“格支

格支”地从门口经过，还夸田元真有福

气，能娶到这么一个漂亮、勤快的姑娘

回家。阿芳是田元的老婆，这是箩里

装巴斗——稳打稳的事啦，现在怎么

又退亲了呢？朱田元见张锁生感到奇

怪，索性原原本本地说：前几天，阿芳

爹到我家来的，我还以为他来同我爹

商量我俩结婚的事情呢，心里还蛮高

兴的。谁知他在我家坐了一会儿，就

起身走了。我爹站在门口，望着走远

的阿芳爹骂道，这个牛贩子，一点不讲

信用，真不是个东西……我在一旁听

出 话 音 不 对 ，便 问 ，你 为 什 么 骂 他

呢 ？ 我 爹 对 我 说，他是来退亲的，不

让阿芳跟你啰！我问为什么呀？我爹

说，嫌我家穷呗！说完，他也气呼呼地

出了门……张锁生听后问道，退亲是

阿芳要退的呢，还是她娘老子要退的？

朱田元摇摇头，这个我不知道。朱田

元今年二十三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而张锁生已经三十多岁，考虑问题毕竟

老到一些。他说，退亲这事呀，如果是

阿芳想退的，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是她

娘老子的事情，这倒还可以……朱田元

听了这半句头话，急切地盯在张锁生的

脸上问道，那还有什么办法？张锁生笑

道，同我一样，去抢亲啊！原来，张锁生

家世代石匠，是户穷人家，他老婆是埭

头山前村上人，也是穷人家，没钱送婚

礼、办婚筵。怎么办呢，双方想来想去，

商定就按地方上抢亲的风俗，乘侯庙里

唱戏的时候，男方把女方抢回来，这样

双方都有面子，还挺热闹的。但朱田元

是个老实人，听到张锁生说抢亲就吓了

一跳，他瞪大眼睛疑三惑四地问，能这

样抢亲吗？张锁生对朱田元说，走，这

里讲话不方便，我俩到仙人洞那边去坐

一会，老兄来帮你想想办法。

埭头史家村上有个牛贩子叫史三

宝，每年冬春，总会到安徽广德那边贩

几条水牛回来，抢在春耕大忙前，或是

在城里牛市场上（今溧阳宾馆对面那

片场地）卖牛，或是到上黄、儒林这边

来卖牛。有年春天，在上黄卖牛时，买

卖起了纠纷，是夏林村上口才很好的

朱和生帮助成功调解的。从上黄回来

路过夏林时，朱和生请他在家里吃了

顿中饭。吃饭辰光他看到朱和生那个

十几岁的儿子，长得眉清目秀、体体面

面的，看上去很聪明，心里便有了好

感。又看到家里是三间楼上楼下的楼

房，从家中摆设来看，是户家境殷实的

人家，于是就对朱和生说，兄弟，你儿

子几岁啦？朱和生说，孩子十五岁。

史三宝说，这个孩子挺讨人喜欢，我家

有个女叫阿芳，今年十三岁，下次来我

带她来给你们看看，如果中意，我们两

家来结成亲家……就这样，双方父母

为两个孩子结成了娃娃亲。开头那几

年，两家走得很勤，但在三年前也就是

1943 年的春天，盘踞在 山上的日本

鬼子窜到夏林村上，将朱和生、朱广生

和戴得兴等几户人家的房子烧得精

光，朱和生家从此一落千丈，只是在原

有的墙头上盖起了三间简易的草房。

朱家家境变了，史三宝的心境也变了，

对朱家渐渐冷落起来。但他女儿阿芳

不错，自从定为娃娃亲后，过年过节总

会到朱家来的。姑娘成年后，更懂事

了，看到田元种田农活样样拿得起，尤

其是“三退”（做埂、栽秧和打担绳），他

做的田埂、栽的秧，简直如同直尺划的

直线那样笔直，路过的人看了都啧啧

称赞。打石头也很出色，无论是打的

石库门，还是打舂米的石臼，都是有模

有样的，所以阿芳认定田元是个好小

伙子，愿意跟他一辈子过日子。

张锁生与朱田元在仙人洞边一处

向阳、僻静的地方坐下后，张锁生问，

你到阿芳家去过的吧？去过，她家就在

村东头。张锁生说，你最好能再到阿芳

家去一趟，到阿芳那里去问清楚，到底

是她要退亲，还是她娘老子要退亲。朱

田元为难地说，她爹都到我家来退过亲

了，我哪有面皮再到她家去呀！张锁生

骂道，你真是个“木货”（笨蛋），不会约

阿芳出来说话吗？朱田元双手一摊，

束手无策地说，我怎么能约到阿芳呀？

张锁生心想，这倒的确是个问题。他

说，老弟，别着急，让我来帮你好好想

想……张锁生蹙起眉头思索了一会，

说道，这样，我老婆是埭头山前人，记

得她有个亲戚在史家村上的，明天我

就让她去走亲戚，然后约阿芳到她亲戚

家，这样我老婆就好同阿芳说上话了。

只要阿芳肯同你见面，老弟，你就成功

了一大半。张锁生说罢，还满有把握地

在朱田元肩膀上拍了几下。朱田元听

了半信半疑地点点头，拉长着腔调说，

那 好吧！

果然，两天后，张锁生到朱家山宕

里来告诉朱田元一个好消息，说金保

（张锁生的大儿子）娘见到阿芳了，帮

你说好就在今天或明天夜里，你会去

找她。朱田元喜出望外地问，她肯见

我吗？张锁生说，她也急着找你呢，她

老子要把她许到城边上的唐家村去

啦！朱田元听了大吃一惊，心里顿时

好像被刀剜一般，脸上的“醋相”比哭

还难看。张锁生理解小伙子的心情，

开导说，老弟，夏林离埭头只有十来里

路，最好今晚你就到埭头去找到阿芳，

只要她铁心跟你，谁也拦不住。实在

不行，我们村上的石匠们就帮你去抢

亲，但你要去同阿芳约好，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去抢。朱田元听了满口应

承，好的，好的，老兄，我都听你的！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真的，就

在当天，朱田元早早吃了夜饭，拔腿就

朝埭头走去。天刚断暗，朱田元已到

了史家村上。他老远就看到阿芳家大

门紧闭着，只得从她家屋山头的一个

窗口朝里看去，看到一家人正在吃夜

饭。可惜的是阿芳背朝着窗洞，根本

无法看到窗口的自己。怎么办呢？朱

田元想来想去，只得壮着胆子去推大

门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大门口，轻

轻地推一下大门，大门“嗝吱”响了一

声，闪开了一道门缝。朱田元吓得赶

快躲闪到一边。此时，听到屋里讲话

了，阿芳妈说，谁呀？阿芳爹说，风吹

的吧！接着屋里没声响了，只听到一阵

“托洛托洛”喝粥的声响。隔了一会，

门口的朱田元又推了一下大门，门又

“嗝吱”地响了一下。只听得屋里的阿

芳娘又说了，谁呀？阿芳爹也说话了，

是狗吧！这下，正在埋头吃夜饭的阿芳

心里有数，知道是田元到了，但嘴上却

说，我去看看，到底是风还是狗。她放

下碗筷，走到门边，小心地拉开一点大

门，即看到了躲在大门口的朱田元。阿

芳走出大门，并随手带上门，笑着轻声

说，小狗来啦？朱田元看到了心上人，

真恨不得冲上前去拥抱一下，但不行

啊！只是轻声说了一句，埭头桥东边的

牛车篷里见。看到阿芳点头同意了，他

高兴得真像一只小狗似地溜走了。

朱田元讲的牛车篷，在埭头桥和舍

头桥之间。牛车篷是江南水乡的亭

阁，现今只能在中国山水画里见到。

这是一个由六根石柱（我们家乡叫麻枯

石，即花岗岩）支撑起来的圆溜溜的草

篷子，是为水牛拉着水车轮盘转动、带

动槽管的“法板”（正方形木块）提水灌

溉农田而建造的，很像现今公园里的草

亭。旧时的牛车篷，是过路人歇脚休息

的地方，是孩子们割羊草时游玩的地

方，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去

年中秋节田元送阿芳回家时，两人在

这个牛车篷里，呆到月亮爬上树梢后

才离开呢！

朱田元前脚刚进牛车篷，史阿芳

后脚也跟着到了，并且上前一把搂住

了朱田元。田元问，你怎么这么快就

来啦？阿芳说，我骗他们说，到好朋友

阿娣家去玩的。随后焦急地摇动着田

元的身子说，我娘我爹要把我许配到

唐家村去啦，你说我怎么办呢？此时

的朱田元热血沸腾，幸福无比，但他想

起了前几天张锁生交给他的任务，头

脑顿时清醒多了，便问阿芳，是你要退

婚的，还是你娘老子要退婚的？阿芳

听了气得捶打了田元后背一拳，板起

面孔反问道，你说呢？从现在阿芳与

自己这般亲热的劲头上看，这不是明

摆着的事情了吗？田元高兴得把怀里

的阿芳搂得更紧了……两人亲热了一

会，阿芳用脚踢踢脚边的水车轮盘，提

议说，我俩坐在那上面说话。田元顺

从地坐了下去，阿芳紧贴着田元身子

也坐了下去。两人坐在水车轮盘上

后，阿芳一五一十地讲起退亲的事情。

今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中午，我在

门口菜园里拔黄豆棵子，看到爹爹与一

个小伙子牵着几条水牛到了家门口，他

俩将牛扣在门口的几棵树上，在家吃了

中饭后，又牵着牛到上黄、儒林那边卖

牛去了。那天晚上，我娘问我，中午在

我家吃饭的小伙子怎么样？我听了觉

得莫名其妙，就对娘说，这个小伙子同

我有什么关系？我娘笑了，说，听你爹

说，这个小伙子是城边上唐家村人，是

个独子，家里是三间楼上楼下的新房

子，在马路边上还有十几亩菜田，种的

大蒜、芹菜，过年辰光好卖不少钞票的，

家里富着呢！我听出点话音来了，就听

娘继续讲下去：你爹说，夏林的朱田元

是个好小伙子，就是家里太穷了，阿芳

要是嫁了过去，一世人生要吃苦头的

……听到这些，我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爹妈要把我重新许配人家了，顿时火了

起来，冲着娘吼叫起来，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女儿大了嫁人，嫁的是人，又不

是房子、田地，我这辈子就认定朱田元，

其他人我谁都不要！我娘看到我发火

了，才不作声……

（未完待续）

抢抢 亲亲 记记

□ 路发今

——三个石匠的故事之三

埭头镇舍头桥，是溧阳唯一的三孔石桥，现已是市级保护文物。 尹耀东/摄

了凵


